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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麦村掰出了第 4根手指头，“4个局长，有的回去做科研了，也有
的什么都不做了。”当这位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对记者说出这句话时，坐落

在北京三里河路 52号的中国科学院院部 7层机关大楼里，已经有 4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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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级干部从该院机关局长的位置“退”了下来。

“还有的从正处长降到副处长，不止一个。”另一位副秘书长补充道。

与之相应地，中国科学院原有的四大核心业务部门被一一撤销，取而

代之的是被称作“能释放更多红利”的前沿科学与教育局、重大科技任务局、

科技促进发展局三个业务局。

中层干部调整，核心业务部门大幅度调整⋯⋯一场被邓麦村称作“自

上而下”的改革风暴正向这个中国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步步逼近。

8月 15日，中科院对在京媒体通报了这一情况。
这在中国科学院的历史上是鲜见的。1998年，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

程启动伊始，一场激烈程度近乎于“大裁人”的研究所改革轰轰烈烈展开，

用一位当年亲历这场改革的研究所工作人员的话说，“1/3的人留下，辞退
2/3的人，数不清的所长、书记还有处长转岗或离职”。而这一次，中国科
学院再次向自己“动刀子”，尽管涉及的人数远不及 15年前，却仍引起了
科技界的高度关注。

毕竟，这一次，中科院在向承担着该院科研管理和行政管理枢纽地位的

机关“动刀子”，其结果将直接影响其下设 100多个研究所和近 6万科研人员。

扫除部门利益，扼制九龙治水

“现在研究所头上没有‘婆婆’了，以前老跟‘婆婆’吵架，‘婆婆’

突然没了，可能也不适应。”当天，邓麦村用“婆媳”来比喻过去中科院的

4个业务局和各个研究所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中科院原设有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资源环境科学与技

术局、基础科学局、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 4个业务局，每个局分别联系几
十个研究所。这种“学科对口式”管理的机构设置沿袭了几十年，弊端逐

渐显现——“基础局管着 20多个研究所，其掌握的科技资源，往往会优先
考虑这 20个研究所，高技术口的便不会再多考虑。同理，生物局掌握的资
源一定会向生物口重点布局。”邓麦村说。

说白了，“婆婆”对自家“儿媳”总会有资源上的倾斜。邓麦村说，“之

前的情况是，我是你们局管的，缺经费了，找到你，你不看僧面看佛面，

总得给一点。”

管理效率不高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由于各个业务局相对独立，就像“九

龙治水”，往往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不知道该找谁。邓麦村拿 LED作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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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做 LED项目，全院十几个研究所都有所涉及，往往就会出现“基础（研
究所）跑到高技术要钱，高技术（研究所）跑到基础要钱”的状况。

其结果却是，一些管理工作陷入“谁都管又谁都不管”的局面，成本高、

效率低，难以有效进行长远的战略谋划。

如今，这种资源条块分割和部门利益横行的时代将要结束了。中科院

机关改革方案按照基础、应用和重大任务对部门进行了重新划分，力求“一

件事一个部门负责，减少职能交叉”。此后，不管是物理领域、化学领域还

是生物领域，凡是涉及基础的科研项目，要找的都是前沿科学与教育局，

而这一新成立的前沿局则不用再在分蛋糕时过多地考虑部门利益。

学术评价分类，不再“自弹自唱”

变化还不止于此。更值得基层科研人员期盼的是，当业务局按工作性

质重新划分后，其评价体系也随之调整。这意味着，曾为不少科研人员诟

病的单一评价体系有望打破，取而代之的将是分类评价。

举例来说，前沿科学与教育局主要负责管理全院学科发展和学科交叉，

对于这样的基础学科，其考查方式仍以传统的学术论文为主。而重大任务

局负责中科院已经承担的重要科技项目，则直接以项目成果来评价和考查。

至于科技促进发展局，邓麦村说，也将打破传统的论文考查方式，究竟做

出多少项目，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怎样的影响才是关键。

更为重要的是，中科院还将致力于扭转学术上“自娱自乐、自弹自唱”

的局面。邓麦村说，今后，中国科学院杰出成就奖的评审委员会中，院外

专家将超过半数，且院领导不得作为专家评委。“虽然许多院领导本身也是

科学家出身，这样对他们来说也难以接受，但是中科院将不再‘自己给自

己喝彩’。”他说。

这是一种“评价交给社会、交给第三方同行”的强烈信号。邓麦村介

绍，为保证各局运转以及中科院重大政策的实施，中科院新设了教育委员会、

科学思想库建设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发展咨询委员会，这 4个委员会也
由中科院内外的权威专家组成，但机关部门和内设处室数量、局处级岗位

设置和机关编制都有所减少，同时取消了以前超编的非实职局级领导序列。

这次改革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通常情况下都会合在一块的“教育”

和“人事”分开了，“教育”并入了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原因同样合乎科研规律，

“真正高素质的科研人才还是从科研工作里摸爬滚打出来的”。邓麦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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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学科壁垒，打破研究所藩篱

自美国科学家普赖斯于 1962年发表了“小科学、大科学”的演讲后，
大科学的概念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其主要表现为：多学科交叉、研究目标

宏大等。近几年，这一概念在国内的科教部门更是被频频提及，且不乏实

际动作，2011年教育部斥巨资推出的“2011计划”就是其中典型。
而这也是中科院此次改革一个更为重要的背景，用邓麦村的话说，“科

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不再是一个学科，学科交叉成为主流，如继续按照原有

管理架构的话，一定会造成条块分割。”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该院从

事深海探测工作的单位，在院机关原来的部门中由高技术局归口管理。但

这项工作需要多学科协同配合，虽然深潜技术属于高技术领域，海底生物

多样性和新物种研究却属于生物领域，海底地质构造研究又属于资环领域，

实际上涉及生物局、资环局管理的业务。“我们怎么管理这样的研究机构？

这就需要我们创新管理方式，打破学科壁垒，打破研究所藩篱，协调并有

效集成院内研究优势，进行综合交叉集成研究。”白春礼说。

事实上，有关“研究项目部署呈现碎片化、研究所布局项目存在重复、

同质化”的问题，在 2012年中科院年度工作会上，白春礼就提到过，他说，
有的研究所重视争项目，争到项目后找人，找来人后就得养人，养人就得

继续争项目，形成一种“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恶性循环。

对此，中科院还专门推出了“一三五”发展规划，要求每个研究所要

有一个定位，在未来 5~10年内有三个重大产出，同时要有五个重点培育的
方向。于是，就有研究人员表示，“这下要逼着自己去思考交叉突破口在哪

儿，以及自己在其中是什么位置”，而平庸的小打小闹则不再有市场。

此次院机关改革对此也是一个呼应，简单来说就是“放权”。邓麦村介

绍，此后，各研究所的自主权得到更大程度的保证，“过去业务局三分之一

以上的经费都将划拨到研究所去”，另一方面，原先每个业务局后面跟着一

大堆研究所“跑经费”的现象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重大产出，研究所就

没有经费来源”，邓麦村说。

当然，是改革就会有阻力和利益纷争，但邓麦村说，简政放权是一件

大事，中科院必须要顺应这个形势。他还转述白春礼的话说：“必须以勇士

断腕的决心，自上而下的表率和遵循规律的举措进行院机关改革。”


